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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结婚后的前三年没有跟公婆住在一

起，只在春节期间回去看他们，但是公公对我

的态度友善了许多，小叔子也是“嫂子”前“嫂

子”后的，对我非常尊重，只有婆婆对我横挑

鼻子竖挑眼，虽然让我很不痛快，但我有时会

很阿Q，会自己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婆婆不是

专门针对我，她是这样的性格，老公不也说她

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吗？然而我的精神胜利法还没有完全奏效的

时候，一封从济南寄来的信，彻底将我打败

了。

“书信门”事件出现

婆婆媳媳过过招招之之

““书书信信门门””

老公无语，低头抓扯着

自己的头发，然后突然抓起

茶几上的水杯，朝对面的墙

上发狠砸过去，一声脆响后，

晶亮的玻璃碎片四处散落。

“书信门”事件过后，近半个

月的时间我都不做饭、不洗

碗、不洗衣、不打扫，也不搭

理老公，他一直小心的跟我

说话，并且不敢对我的罢工

行为有半点抱怨，反而主动

的承担起了我摞下的挑子，

这个婆婆嘴里“油瓶倒了都

不扶”的宝贝儿子，居然将家

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衣服熨

烫得平平整整，照着菜谱也

能做出可口的饭菜来，甚至

早上他会将早餐端到床前，

拍拍我的脸，柔声的叫我起

床，并让我在床上吃早餐。那

一段时间，我又重新收到了

他送的鲜花和礼物。虽然看

到他在厨房手忙脚乱时，我

心里非常不忍，但是想到将

他视作生命的婆婆对待我的

态度，我又狠下心来，仿佛让

他受累就是在惩罚婆婆，我

心里会掠过一种报复的快

感。我知道这种想法非常变

态，但就是无法将对我百般

宠爱的老公和横眉冷对的婆

婆划开界限，区别看待。

直到有一次老公切菜时

切到手指，我用创可贴帮他包

好伤口后，忍不住抱着他哭

了，我流着泪问他：为什么你

是她的儿子？老公捧着我的

脸，看着我的眼睛说，他也很

生他妈妈的气，但是一个人是

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他希

望用自己的行动来弥补婆婆

对我的伤害，也希望我看在他

的份上，原谅婆婆。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吧！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爽，尤

其是婆婆列举的几大罪状，我

一条也不认罪！要饶了老公没

问题，但是否要原谅婆婆，我向

老公开出了一个条件：必须为

我洗脱这些罪名，还我清白！老

公同意我的条件，但是不知道

要怎样才能为我洗脱罪名。我

说：既然一切都是由那封信引

起的，那还是以信的方式来解

决好了，你就给她写一封信，告

诉他你的老婆是天下最好的女

人，对她那些论据逐条反驳，让

她以后没话可讲。

老公虽然爽快的答应下

来，但是坐在书桌旁，抓头搔

耳半天，纸上也没写几个字。

于是我干脆替他捉刀，洋洋

洒洒的写了几大页，其中不

乏疾言厉色之语，训斥他母

亲不要再随便对儿子说儿媳

的坏话，因为她这样做只会

挑拨儿子儿媳的关系，使家

庭矛盾越来越尖锐复杂。当

然，我也借用他儿子的口气

将自己狠狠的赞美了一把，

颇有“天下女子皆粪土，唯我

老婆独清高”的味道。然后逼

着老公再抄写一遍，这家伙

虽然极不情愿将训斥母亲的

话抄上去，但在我的“如果不

抄，就永远罢工”的威胁下妥

协，当抄到我对自己的溢美

之辞时，他哈哈大笑，用手指

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不害

臊，没见过这样夸自己的，简

直是超级自恋狂。我撇着嘴

说：就是要让你妈知道，他儿

子不知是哪生修来的福气才

会娶到我，不知道好好珍惜，

还要在鸡蛋里挑骨头。

何必这样针锋相对

老公说他会将这封信寄给

他妈妈的，可是我坚持要自己

去寄，理由是：我怕他跟我阳奉

阴违，当面答应我，背后将这封

信瞒下不寄出去。他被我看穿

后，使劲在我的脸上掐了一把，

狠狠的道：做女人干嘛要这么

聪明？你就不能糊涂一次？我冷

笑一声说，就是因为以前太糊

涂，才会被老太婆用这种方式

打上门来。

我不但要将这封信寄给婆

婆，我还要自己写一封信给她，

将两封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寄给

她。而且我真的这么干了！我在

信中以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写

道，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不足，

而且是因为初次给人做老婆和

儿媳，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希望

婆婆能当面给我指正，我愿意

虚心的接受，并愿意从她手里

接过接力棒，按照她以前的方

式来照顾老公云云……

我承认，信的内容是我自

己也不会相信的，关键的一点

是我的态度。一个信封里的两

封信足以让全世界最傻的人都

明白：婆婆用书信向儿子说儿

媳坏话的行为已被儿媳知道，

而且儿媳一定已经一字不漏的

看完那封信！虽然我知道我的

这种做法会让她感到难堪，还

会有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干

坏事，却早已有一双眼睛将她

的作案过程看得清清楚楚，最

后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揭穿时的

那种羞愧。是的，我要的就是这

种结果，我就是要让她羞愧！我

写的信里没有一句话有责怪她

的意思，相反，我要让她看看，

我是怎样以德报怨的。如果她

是一个聪明人，从此就不应该

再对我说三道四的。

我知道这样做很刻薄，但

我不想再对她的挑三捡四隐

忍不发，让她以为我们农村出

来的丫头就是随便捏的软柿

子。这是我和婆婆第一回合的

正面交锋。信寄出去后，虽然

我心里感觉很解气，但还是很

忐忑不安，不知道婆婆会怎样

对付我。过了不久就到 1 0年

国庆节了，国庆节前几天的一

个晚上，我们刚吃完饭，老

公在洗碗，我在客厅看电

视，电话铃响，我一看来电

显示是公婆家的电话，于是

叫老公来接电话(补充一点：

因为以前公婆家来

电话一般都是找老

公的，如果是公公打

来 的 ，会 跟 我

聊 一 会 儿 ，再

让我叫老公听

电话，可是如果

是 婆 婆 打 来

的 ，她 会 直

接跟我说：

“叫XX (我老

公 ) 接电话！”

基本上不跟我

废 话 ，所 以 后

来只要一看到是他家的电话，

只要老公在家，我一般不会接

听，尤其是发生了书信事件

后)。老公跑出来，在围裙上擦

了擦手接起了电话，只听他嗯

啊了两声，便满脸狐疑的看着

我，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

绝望的想：完了！完了！婆

婆终于要对我下

手了！老公又

嗯啊了几声，然后在我胡思乱

想的时候叫了我一声，吓得我

激灵一下差点从沙发上跳起

来，老公脸上的狐疑更深，他

说：妈找你，她有事跟你说！我

深深吸了口气，平复了一下自

己的情绪。

好吧，该来的终究会来！

我接过电话，以一种若无其事

的口气叫了一声“妈”，然后就

听见婆婆的声音，以一

种前所未有的亲热

叫我的名字(只叫

我的名字，不像

以 前 一

样连名带

姓的叫)，我

是做好了应对

狂 风 骤 雨 的 准

备的，可是婆婆这

点带着些许温情的

变化，一瞬间就卸下了

我刚迅速武装上的盔甲。

我俩终于化解了。

一封信后，老公对我大转变

一天我在我家的邮箱里

看到一封老公的信，是从公公

家寄来的。因为以前公公曾写

过信给老公，开头的称呼却是

我和老公两个人，内容也是对

我们两个人说的，老公也让我

看了那封信，所以这一次我认

为也是如此，于是就自己撕开

了看。但这封信的称呼却只有

老公一人，而且笔迹也不象公

公的，于是我翻到最后一页的

落款，原来是婆婆写的。但信

已拆开，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下

去。谁知道不看还好，越往后

看我就越觉得心一直往下沉，

看到最后，竟然浑身哆嗦，手

脚冰凉。原来婆婆在信里向老

公列举了我的“五大罪状”：娇

生惯养、好吃懒作、花钱大手

大脚、不会过日子、贪图享受。

说我娇生惯养的原因是我连

基本的家务都做不好(以她的

标准 )；说我好吃懒做的原因

可笑得足以被载入吉尼斯：因

为我每顿饭后都要吃一个苹

果，可是这个苹果是家里的

“好吃的”，她从来舍不得吃，

是留给公公和两个儿子吃的，

但是我吃起这些东西来从不

输嘴；说我花钱大手大脚，是

她看见我穿的每一件衣服都

几百甚至上千，她从来也舍不

得买这么高级的衣服(其实我

宁愿将买十件地摊货的钱攒

起来，买一件好质地、好品牌

的衣服，所以她从来看不到我

穿几十元的衣服，她并不知

道，我的衣服也就那几件而

已)，但是很奇怪，这条罪状并

不包括我买东西给小叔子和

给她添置微波炉、电磁炉的

事；“不会过日子”的例子就更

多了：比如炒菜费油、洗衣费

水、开灯费电之类鸡毛蒜皮的

事，都被她扣上了“不会过日

子”的大帽子；至于贪图享受，

不能吃苦，原因居然是我直到

现在也没被满足的要求：想坐

飞机回烟台！当然她会不失时

机的重新兜售她曾经的“苦难

经历”：背着大包小包赶火车，

在车上只能啃馒头云云……

信的末尾有一段非常语重心

长的话，大概意思就是告诉他

儿子，对我这样一个妖精般的

女人，如果不好好“调教调

教”，将来有他的苦吃什么的。

老公回来后，我看着他

恶毒的笑，笑得他全身直发

毛，他惶恐的问我：老婆，你

没出毛病吧？谁出毛病，我让

你看看谁出了毛病！我将那

封信扔到他脸上。老公看信

时，脸色阴一阵阳一阵的变，

看完后，他苦笑道：我这个妈

哟！这不是给我添乱吗？我带

泪的笑着问他：你准备怎样

调教我啊？他讪讪的凑近我

说：老婆，别跟我妈一般见

识，你知道，我妈就是那样的

性格……我粗暴的打断他：

对，我知道，她就是那样的性

格，刀子嘴、豆腐心是吧？老

公说：既然你知道她就是那

样的性格，何必还跟她生气？

我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但

泪水却不争气的夺眶而出，

我用带着哭腔的尖利声音责

问老公：你见过这样的豆腐

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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